
□主编 成岳 视觉编辑 黄遵峰 信箱 jnrbzhoumo@sina.com

2020 年10月31日 星期六 3文化周末太白

李大河扛着被包，绕过高高的蓝色围
板，双脚踏进工地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就
像刚刚走进校园的学生，对面的一切既陌生
又遥远。

这是一片在建的住宅区，十几栋楼，大
部分主体工程完成了，只有三四栋还未封
顶。工地负责人带着李大河穿过工地，来到
一排拥挤简陋的板房，打开一间，指着里面
说：“这间还有个铺位，工地不比家里，就这
条件，你年纪比较大，别的也干不了，就干点
杂活吧，抹抹墙皮，运运垃圾，烧烧水，扫扫
地啥的，工资按先前说好的，每月三千三。”
李大河点点头，负责人说：“你拾掇一下吧，
明天开始干活。”

李大河放下铺盖，打量一下，板房里十
个铺位，空着的是角落的上铺。被子枕头黑
乎乎的满是油腻，床下堆着破胶鞋，烂袜子，
脏衣服，小木桌上有吃剩的咸菜，没洗的碗，
茶缸子，空烟盒，整个板房里散发着烟味酸
味汗味。

李大河挽起袖子，拿起铁锨扫帚和抹
布，收拾起来。一会儿工夫，板房里窗明几
净，纤尘不染，就连那些茶缸的把都朝着一
个方向。这时，干活的民工陆续回到板房，
看着眼前，看着年纪不算小的李大河，他们
呆呆地站着，大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吃过晚饭，累了一天的民工们躺下就
睡，打呼噜的，说梦话的，还有磨牙的，各种
声音此起彼伏。李大河没有睡意，悄悄走到
外面。高耸的新楼，铺天盖地的脚手架，数
不清的砖垛，小山一样的水泥包，塔吊顶上
亮着白炽灯，偌大的一片工地静悄悄的。

李大河慢慢走着，恍惚间，眼前变成一
座座营房，一排排白杨，庄严的办公楼，宽阔
的练兵场……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像
泛黄的胶片戛然而止，他回到了曾经的军旅
岁月……

天边刚透出光亮，工地就一片繁忙。李
大河先烧好开水，又推起小车，扛起扫帚，融
入人群。中午歇工，手机响了，妻子玉兰告

诉他，老家的大伯和二叔带着堂哥堂弟来
了。

李大河急匆匆赶回家，进门看见客厅里
的几个大筐子，盛满芋头、地瓜、核桃、山楂，
还有一捆捆新摘的青菜。大伯他们一直在
县城百十里外的老家西岭子村，春耕秋收农
活紧，一年到头少有空闲，加上李大河常年
不在家，他们来得都少。

李大河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村不易，对
妻说，自己不在家，母亲去世早，多亏村里人
帮衬，父亲才供他上完高中参军入伍，这恩
情要记着回报，但凡老家来人，一定要招待
好，临走再买点东西，绝不能让他们空手。

玉兰性情温柔，善解人意，忍着腰间盘
突出的疼，早起晚睡，照顾孩子上着班，没一
句怨言。老家的亲戚们来时，她端茶倒水，
嘘寒问暖，置办饭菜，再到商店买上些水果
点心让带着。谁家有个难处，只要开了口，
她都尽心帮助。

老家的人，无不夸她贤惠周到。听说李
大河从部队回来了，老家的人陆续进城来
看，顺便捎带着要李大河帮忙的大小事，有
的要借钱翻盖房子，有的想到县城医院挂号
看病，还有的想给子女找活干。在他们眼
里，李大河是全村最有本事的人，那些让他
们打怵的宗宗件件，在李大河面前都不是
事。

大伯和二叔这次来，也是家里人找工
作。他们一路打听着，好不容易找到家里，
哪知凳子没坐热，话没说几句，刚刚透着的
浓厚亲情马上变了。

七十三岁的大伯以为自己听错了，又
问：“啥？你说啥？你当了……民工？”六十
八岁的二叔两眼瞪得滚圆，“这是……真
的？”李大河点点头。

大伯的脸色刹时阴了下来，“大河啊，你
知道不？咱家族好几辈子就出了你这么个
大干部啊，家里的人都觉得扬眉吐气，光宗
耀祖，说咱祖坟上冒青烟儿了！不容易啊，
咋的？转了个大圈儿又绕回来啦？又成
……农民啦？”

李大河说：“不是成了农民，是接接地
气，熟悉一下，锻炼一下，为下步发展找个方
向，做个谋划。”李大河的话大伯二叔哪里能
懂，他们只顾牢骚。

二叔一脸不满，“老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你当了民工，这事瞒不住，立
马就能传回村里，老的少的上千人，大伙儿
可不知你是咋想的，准以为你神经出了毛
病。我看，你这是盲人翻跟头，瞎折腾！”

堂哥也极力反对，“弟呀，哥就想不通
了，你这个级别，从部队回地方也是响当当

的大干部，多让人眼馋哪。你倒好，这不是
自讨苦吃吗？推车搬砖和泥垒墙……弄不
好就是一身伤，缺皮少毛是小事，腿断胳膊
折的常见，这事儿，唉，难着哩！”

堂弟更是不解，“哥呀，你又不缺钱，每
个月的退役金都万把块，啥都不干也吃香的
喝辣的，让人家呼来喝去，指手划脚的，有啥
意思？我觉得不靠谱儿……”几个人七嘴八
舌，见李大河不语，这才不再说话。

大伯他们走后，玉兰一边洗着杯碗盘
碟，一边轻声地安慰道：“大河，老家的人都
是直肠子，说话不会拐弯抹角，不过，都是一
片好心，认为你是国家干部，出去打工让人
家笑话，面子上过不去，是不？咱既然决定
自主创业，就放手去干，不能优柔寡断，不能
朝令夕改，更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你说是
不？”李大河听着，点点头，“对！既然选了这
条路，就是把自己全部揉碎，重新雕塑！”

转眼两个月了，李大河跟工地上的人打
成一片了，上工甩开膀子埋头干活，歇工凑
在一起，抽几块钱的烟，喝几块钱的酒，一起
玩游戏，下象棋，掰手腕，斗地主，聊天拉家
常，一起直着嗓子大声唱“咱当兵的人，就是
不一样……”

憨厚朴实的兄弟们，一群豪放的汉子，
每个人都有一堆酸甜苦辣的故事。他们揣
着梦想，不抱怨，不低迷，忍着诸多的苦，节
省着每一分钱。

朱家庄的朱发财，为了多挣点钱，常年
不回家，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种地养猪。晚
上歇工，发财就蹲在小商店门外，蹭着人家
的WIFI和老婆孩子视频。“大老黑”张富
贵，家里种了六亩菜园，除了卖给商贩，就靠
妻子儿子儿媳走街串巷，刨去成本，利润很
少，张富贵常犯愁。“小帅哥”林海涛，干的是
粗活，穿得干干净净，裤子熨得笔挺，胶鞋洗
得发白，尘土飞扬里也是清爽俊朗的形象。
还有李元宝、王存金、赵明亮、吴玉鑫……李
大河看见了全新的沸腾的生活，看见了另外
一群奋斗的勇士，看见了平凡质朴却熠熠生
辉的渴望，他感动着，震撼着，终于在一顿午
饭触发的灵感中，再也坐不住了。

工地没有伙房，附近有一条长长的小
街，两边许多小饭馆，饭菜一般，却不便宜。
带点肉丁的菜十几块，一个鸡蛋馅饼也要五
块。民工们都节俭，钱哪里舍得花在吃上，
都买最便宜的，两三个馒头一份青菜，很少
舍得吃肉。有的连青菜也不买，馒头里夹上
块咸菜。围在一起吃饭，不掉饭渣，不剩菜
叶，汤汁都吃干净。

一天中午，大伙照旧围着吃饭。张富贵
吃完，见碗里还有菜汁，倒上些开水，端起来

喝了个底朝天，抹抹嘴说：“俺家的菜卖不了
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烂在地里，咱在这里
连菜汤舍不得倒，唉！”朱发财说：“可不，菜
叶子都不能敞开吃，别说肉了。别看俺家有
猪，我呀，都想不起猪肉啥味儿啦！”林海涛
调侃地说：“要是把老家的菜运了来，咱就不
愁了，天天吃大包子！”听了小林的话，大伙
一阵慨叹。

李大河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工友们见
了，接着围过来，听了他的点子顿时兴奋得
个个摩拳擦掌。李大河接着说：“咱们创立
配送平台，生产、加工、销售、配送，链条式运
营。咱种的菜，养的猪，全部进城！村里闲
着的大闺女小媳妇儿，还有想进城干活的，
全都用上！”

“嗯！这事行！”“对！家里的东西有销
路，父老乡亲有收入，工地的老少爷们儿再
也不用为吃饭到处乱跑了！”“可不？这可解
决大问题啦！”

“大伙儿说得对！”李大河的声音沉稳有
力，“最重要的是，咱配送的饭菜要份量足，
价格低，干净卫生，营养实惠！绝不让工友
们多花钱！”“对！”大家紧紧地抓住李大河的
手，不愿松开。

一个月后，一阵喜庆的鞭炮声，街角宽
敞明亮的店面挂了一块匾，“老兵快餐配送
中心”，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门前停着一排小货车，装的满满当当。张富
贵家的菜，朱发财家的猪，李元宝家的烧饼，
王存金家的豆腐……一群大闺女小媳妇系
着雪白的围裙，炒菜炖肉，淘米和面，蒸馒
头，熬稀饭，手脚利索，忙而不乱。

接订单的姑娘叫荷花，两部手机响个不
停，屏幕上闪着一行行订单信息。“拉风门
儿，大火烧！”“好哩！”随着“滋滋啦啦”的烹
饪声，云雾般的热气中，绿油油的青菜，香喷
喷的炖鸡炖肉，雪白的大米馒头，一样一样
陆续出锅，盛在大大的保温桶里，水灵灵的
瓜果单独装进餐盒。

转眼到了送餐时间，李大河手一挥：“出
发！”一辆辆小货车驶往大小工地。热腾腾
的饭菜香气扑鼻，各个工地的工友们个个满
面笑容，吃得津津有味儿。

老兵李大河
刘琴

太白湖畔

大运之河 六七十年代的苏南农村，只要换糖老
老往村口一歇儿，还没等吹喇叭、敲铜锣吆
喝，村里的大人小孩，就拿出自家的牙膏
皮、旧衣服、头发丝，还有猪棒骨、乌龟壳、
破铜烂铁，换回些孩子吃的小零食解馋，姑
娘戴的小饰品臭美，生活需要的小商品备
用儿。

说是废品换糖，其实就是个流动的废
品回收站。走村串户收废品，这行当年轻
人可不爱干，只有五六十岁还得壮的劳力，
才挑着糖担子在村里转悠，有的吹着喇叭，
有的敲着铜锣，孩子们送个雅称：换糖老
老。

换糖老老的糖担子，既简单又特别，两
只箩筐，一根扁担，在一只箩筐上面放个特
制的木盒，里面隔出了很多格子，还用一个
玻璃盖子罩着。木盒里是个百宝箱，里面
有小孩爱吃的棒棒糖、糖粒子、桂圆糖、宝
塔糖、梅片，有小孩爱玩的玻璃球、橡皮筋、
弹弓，还有家里实用的大、中、小号缝衣针，
顶针箍、纽扣、发卡、红头绳、草纸等小商
品，被一个个小格子隔开，如同一块块强力
磁铁，吸住了孩子们的心，把糖担子围个水泄不通，任凭大人呼
唤，死活不肯离去。

换糖老老很老道，大人小孩把废旧物品交到手上，一边掂
量废品，一边问你的所求，很快就给出交换的数量。然后，小心
翼翼翻开盖子，拿起镊子，夹出交换的东西。你不满意估价和
数量，他总会笑哈哈地添上几粒桂圆糖，让你满意而归。

那时候的废品，不像现在五花八门。家里最常用的消耗品
就是牙膏，牙膏皮是用锡做成的，用尽牙膏后，皮舍不得扔掉，
只要换糖老老一到，我就赶紧拿出积攒的牙膏皮。有时也到小
叔小姑的牙缸里收罗，多找出几个来，多换回些桂圆糖、宝塔
糖，打打牙祭，去去蛔虫。

家里最多的废品，就数旧衣物了。我们兄弟三个，间隔三
四岁，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破的，其实轮到老三，衣
领袖口早已磨破，屁股膝盖、胳膊肘也露了出来，基本上是穿不
成了。即使这样，母亲也舍不得让拿去换糖，要先把破的实在
没法缝补的挑出来，再把破衣服能用的布块撕下来，用作其它
衣裤的补丁，或用作糊制硬衬，纳鞋底、做鞋帮，到最后剩下的
破布碎片、布条布筋，才舍得让我们拿去换糖。

糖担子里的玻璃球，是农村男孩子的最爱。能趴在地上玩
一会儿撞球，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放学后，几个小伙伴围在
一起，在地上挖一个小坑，谁先把玻璃球弹进小坑就算赢。玻
璃球撞击次数多了，就会撞出满身白点，甚至破损，我们就想方
设法积攒一些破塑料布、旧鞋子、废纸张，找换糖老老换新的玻
璃球备用。

每人手里始终备有三五粒不等，不管天气阴冷，还是天色
已晚，只要玩起撞球游戏，那简直就不能自控自拔，非得大人拧
着耳朵才肯罢休。好不容易把玻璃球弹到了小坑边，另一个伙
伴一记弹球射过来，准确地把你的玻璃球撞出老远，那个开心
愉悦到现在记忆犹新。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两个换糖老老，都是爷爷级的长辈。
他们到了农闲季节，就挑起换糖担子，走村串户做起了换糖营
生，把换回来的废旧物品分门别类整理齐整，再卖到镇上的废
品回收站，从中挣些差价贴补家用，小日子过得也算红火。

废品换糖的行当渐渐消失了，现在想想，真不失为垃圾分
类的一种好形式。但愿再回村里的时候，还能看到挑着糖担子
的换糖老老，把村里的废品换走再利用，为倡导垃圾分类新时
尚添把力。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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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热气渐渐散去。纵使聚集起来，
也只是短暂的挣扎。无论在何地，空气总飘
荡着谷物熟透的香气，直酥软到人的骨头，
怎么也放不下。

秋，是收获的盛会，每个月份都有着不
一样的姿态。母亲常瞅着及腰的大葱，不紧
不慢地说：七月老，八月嫩。赶上八月，她说
完后，立马会揪下一截葱叶，用手一捋，就往
嘴里送。见五岁的孙女身上被蚊子叮出大
包，任是百草油、花露水和风油精都无济于
事，母亲又说：七月杠嘴儿，八月蹬腿儿。在
她眼中，七八月间是蚊子最后的疯狂，只能
尽量躲着。

母亲的一言一行，传递着传统和经验，

这效力最少有数百年的孕育，而这又是她无
须认字就知晓的真谛。秋，在她的念叨中延
伸着，老去着。

赶上秋雨绵绵，乡亲们心慌了，生怕
庄稼倒下，粮食进了鼠口，或没等鼠吃，都
因潮致霉。那样，粮食大家不敢吃，也卖
不出去，要吃没得吃，要钱没得换。那时
候，粮胜过钱，是硬通货；仓中有粮，心中
不慌。

终于有一天，院子里的一股老黄瓜味扑
鼻而来，酸酸的，提示着秋的深入和严冬的
临近。天刚蒙蒙亮，下地回来的母亲细数黄
豆、爬豆、谷子、高粱和玉米，随后开始了收
秋的忙碌。豆子们争先恐后跳到院门口的
矮墙上，谷子高粱穿过大门，躺到月台之上，
玉米闪烁着全新的金黄……

以前，借着秋夜的点滴光亮，爷爷奶奶
坐个小凳子，剥上半宿玉米棒子。灯在房
檐，暗暗的，招来数不胜数的蚊虫。父亲和

母亲不喜欢在家里剥玉米，连需要成对系上
的玉米都去好外皮，留好打结的嫩皮。然
后，在同样的夜里，在蟋蟀清冷的鸣叫声中，
把玉米皮打结，递到墙头，一对压一对，摆成
一摞。

干活的前前后后，都少不了母亲的唠
叨。她说，那年家里卖了一只大公鸡，她想
要双袜子，姥爷说先给大舅当饭费，等卖了
玉米再买袜子。她说，那年二舅骑着自行车
去乡里换白面，拢共二斤多白面，只等过年
改善伙食，可二舅在漆黑的夜色中将车蹬到
了大水坑里，险些丧命。她说，刚结婚那会
儿，老舅就爱到家里来，最爱吃她给做的挂
面汤，能吃一斤，汤水都不剩下……

母亲三五句也不离秋，念秋已近乎年度
的仪式，系着她对成熟与收获的渴盼。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团扇先辞
手，生衣不着身。更添砧引思，难与簟相
亲。此境谁偏觉，贫闲老瘦人”。在白居易
通俗的吟哦中，秋笑着，看着来自四面八方
的匆匆过客。诗人同秋一道，感叹着那些睡
眠多的“贫闲老瘦人”。

母亲自然创作不出这样才思横溢的诗
句，但白居易那种念秋的气势，挡不住的精
气神，母亲一定也有。毕竟，念秋念的是年
轮，念的是凡心。 ■本报摄影 粤梅

念秋
付振双

瑟瑟秋风又起，我想起家乡的红高粱。那是怎样的一地高
粱啊！无边无际，密密麻麻，和着秋风抽穗吐蕊，那香甜的气息
在摇曳的舞蹈中沁人心脾。微风中碧绿的叶子发出欢快的歌
声，各种鸟儿们凑在一起奏起丰收的乐曲。

这是二奶奶最忙碌的季节。
近百亩高粱由二奶奶一人照管，轰一轰高粱穗上的麻雀，

赶一赶地里割草的淘气的孩子。其实更多时间，二奶奶充当着
保姆的角色。十多个孩子围在她身边，等待着她用高粱篾编的
精美风车。

村里的孩子大都玩过二奶奶做的风车。取来大风刮倒的
高粱秸，采下不老不嫩、绿而发白的一节，用她那长满老茧且劳
累得弯曲细长的手，把修长的高粱篾来回磨得细薄，一阵翻转，
一只只风车在二奶奶手里芙蓉出水，那是孩子们最心爱的玩艺
儿。二奶奶有求必应，从坡里到家里，都有在她身后等待风车
的孩子。

我总是被一些孩子挤在外边，寂寞而孤独的等待。二奶奶
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人这么小，怎么愁得像大人啊？一会给你
做个最好的风车，保准比别人转得快……我接过随风飞转的风
车，身轻如燕地飞奔在田野上，心儿也随着手里的风车飞了起
来，我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二奶奶也有一人发呆的时候。一次，她轻轻地摸着我的头
叹着气，像是自言自语，等我死了，你们就找大国给你们编风车
吧，双翅的、单翅的他都会啦。今天想来，她那时的神情就像在
安排后事。

如今家乡的高粱种得少了，二奶奶也去世多年，大国哥早
已在城里安家落户。那飞转的风车，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踪
影。

风车，高粱秸做的风车，和二奶奶，因为高粱存在记忆中
了。

那火红火红的红高粱，因为秋色愈加饱满、鲜明。

高粱红风车转
赵志会

斯文

夏日午后，
一个戴着眼睛，
西装笔挺的小
伙，在偏远的湖
边游玩。只顾
看风景，不小心
脚一滑掉进湖
里。他一边挣
扎，一边还不忘
斯文地说：“我
掉进湖里了，谁
来 拉 我 上 来
啊？”

远 处 也 有
很多游客，看到他在水里一时露头，一
时沉潜的，还以为在游泳，没人在意他
的喊叫。

小伙渐渐体力不支，感到恐慌了，
于是大声呼叫：“我真的快撑不住了，快
来人啊。”

游客们还是不以为意。
这时，小伙真的害怕了，在水里露

头的次数越来越少，拼命地挣扎，他大
声呼救：“救命啊，救命啊。”

游客们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人是
落水求救啊。

变态

某君，已婚，喜文学，也喜欢微信聊
天。

在一些文学群，见到群里有美女，
积极主动去加人家，常常和美女们聊得
不亦说乎。

聊得多，聊得久了，自然引起太太
的注意。

一次，太太趁他睡觉，偷看了他的
微信好友，顿时火冒三丈，立马把他叫
醒，责问说：“你给我解释，这小妖精、美
女心、爱恋一生，都是干什么的，一看名
字，都不是好人家的女孩。”

某君说，就是聊聊天，干嘛这么认
真啊。

太太不听解释，叫他立马删除，还
要当面看着删。

过了些时日，太太又突袭检查他的
微信好友，见他的微友果然全换了：翁
老头、不惑的老哥、帅小子、俊男等等，
太太只好把手机还给某君，一边向厨房
走，一边自言自语说：“咋回事啊，净和
一些男人聊天，是不是有点变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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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超市买菜，有一筐煮熟了的菱角。那
菱角两头尖尖，胖鼓鼓的肚子，像个黑亮的
元宝，一见钟情，不由得闻了闻，一股香味扑
来。

菱角是我小时候的钟爱。老家池塘多，
有方有圆，星罗棋布，有大有小，都养了菱
角。

春天里，菱角在池塘的淤泥中发芽，茎
越来越长，曲折延伸，渐渐的，小小的翠绿色
菱盘探出水来。阳光照，东风吹，日复一日，
菱盘越长越大，平铺了叶子，像一尊尊莲花
宝座，挨挨挤挤，水面一片新绿。微风拂过，
轻波盈盈，菱盘仿佛调皮的孩子们推搡嬉
戏，热热闹闹，勾勒出水乡独特的旖旎。

仲夏，菱盘开出或白或红的小花，星星
点点，精巧细致，柔柔软软，犹如害羞的少
女，躲在密匝匝的菱盘间。晚风一吹，池塘
荡起柔波，散出淡淡的清香。太阳下，水光
潋滟，几只蜻蜓纤纤地盘旋水面，时而落在
菱盘，时而立在水草之间。一只青蛙从菱盘
上一跃而起，扑通一声落水，眨眼中不见了
影子，却惹得菱盘轻歌曼舞起来，渲染了池
塘的共鸣。

夏末秋初，菱花谢了，菱盘上默默地长
出菱角，不仔细看，怎么也看不到，只有翻开
菱盘才能一睹芳容。到了深秋，菱角终于熟
了，采菱人也随之而来。乡野的池塘里，菱
香飘溢，人影晃动着一派繁忙。

采菱一般在下午，是年轻人的活儿。他
们手脚灵快，头戴斗笠，身穿防水衣裤，坐进
大木盆里，双手作桨，一左一右划动，或左右
同时划着，大木盆在菱盘之间自如地穿梭。
翻开菱盘，把熟透了的菱角一个个摘下来，
放进木盆里，收集起来，分给各家各户。

吃过晚饭，家家户户开始煮菱角了，整
个村庄洋溢着醉人的菱香。一家人围坐着，
咬开菱角，轻轻一磕，果肉填满了嘴巴，又香
又糯，回味无穷，越吃越爱吃，嘴上粘了黑黑
的一层也不在乎。

说真的，盛夏到深秋，菱角牵动了小伙
伴的视线。放学了，三五成群，悄悄地下到
池塘，在水中捞起菱盘，急急地寻找鲜嫩的
菱角，不管大的小的，一个劲儿摘下来。近
处的摘光了，就伸出手臂向远处捞，甚至用
小竹竿帮忙。

鲜嫩的菱角，水灵灵，黄澄澄的，可以生

吃，指甲轻轻一抠，便能剥出白嫩的菱肉。
轻轻地嚼一嚼，脆生生、甜津津，滋润着舌
尖，挑逗着味蕾，咽下了，依旧唇齿留香，嫩
甜爽口的回味，在嘴里弥漫。

采菱是体力活，却富有情趣，尤其是姑
娘的采菱，一边哼着山歌小调，一边采摘老
熟的菱角，更有诗情画意。“采菱女儿新样
妆，瓜皮船小水中央”，明代周南老的诗句，
对姑娘划船采菱的情景，做了生动的描述。

“草头蛱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宫殿
寂寞人不见，碧花菱角满潭秋”。先人的诗
句，赋予菱角别样的风情，使大大小小、深深
浅浅的池塘充满了意味，变得浪漫而温馨。

菱角不仅芬芳在古诗里，也珍藏在记忆
里。菱角一旦成熟，若不赶紧摘了，就会脱
落，靠着自己的重量沉到塘底。到了来年，
又生根发芽，茎儿逶迤向上。一天天过去，
池塘又是一片翠绿。故乡的菱角，就是这么
热爱脚下的土地，一往情深。

菱角飘香时
徐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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